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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之扰
2012年12月13日，已经行驶至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北部的郭川遭遇了启航以来最为糟糕的无风天气：船速基本

为零，船只被困原地七八个小时动弹不得。

就在10天前，刚刚驶入南半球的“青岛号”雷达系统出现故障，无法修复，郭川不得不剪断雷达的电缆并彻底

放弃对它的使用。没有雷达，他就没有办法判断积雨云的大小和移动方向，一旦进入云区就会遭遇狂风大作，很有

可能损坏船帆，郭川只能一直挂半帆，这大大影响了航行的效率。

航行变得异常辛苦，睡一小觉都成了奢望。此时，郭川只能用球帆或跑顺风时的帆，还要不停收帆和换方向，有

时候五分钟十分钟风就变一次，他需要不断调整帆的角度。高强度、大体力、长时间的海上工作让郭川的睡眠时间一

再被压缩，和衣而眠，每次只睡20分钟，每天总计三四个钟头，几乎是常态。

上天也没有亏待这个孤独的水手。在充满变数的大海上，他总能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神奇际遇。在赤道，郭川先

是近距离地观赏到了海上“龙吸水”的奇观，然后又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渔民不期而遇。刚看到这些小渔船时，郭川

心里一紧，搞不清楚这些人的来路，于是赶紧回船舱把重要的物品都藏了起来，等小船逐渐靠近才发现是渔民，船上

装满了刚打捞到的吞拿鱼。“这些岛民非常友好和淳朴，我还和他们唠了二十分钟家常，他们提出要上我的船，但是

被我拒绝了，我告诉他们，我是在单人比赛当中，他们上来我就犯规了”，郭川回忆道。

死亡之角
离开出发地青岛已近两个月，郭川正在南大洋高速行驶，并即将到达对所有远洋水手来说最具意义、也最具考

验的地理坐标：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合恩角在每一个远洋水手的心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就像一个登山者抵

达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一样，是一个充满个人成就感与纪念性的地理坐标”，郭川说道。

在迎来合恩角的狂风巨浪之前，南大洋的航行已经让郭川切实感受到了航路的险象环生。1月7日，“青岛号”上

一面大三角帆的卷帆器意外发生故障，导致帆的一条边被撕裂，暂时无法使用，郭川不得不临时换上小球帆替

代；而之前就已经出现问题的水力发电机在上一周的航行中彻底罢工，船只失去了一处主要的电力来源。

除了接连的设备事故，郭川还需要面临南大洋持续低温的考验。从南极吹来的陆地风冰冷刺骨，风速在20

至30节间，风向不稳定，风力可以瞬时增加50%，海浪高度可以达到3至5米。在过去一周的航行中，海水温度只

有8摄氏度左右，再加上终日不见阳光，海面湿度大，郭川形容船舱像是一个“水窖”。

“因为太冷，我已经一周时间没有脱衣服了，卫生状况很差，船舱里没有热源，唯一一点热量是发电机工作

时产生的，我会利用这点热量把潮湿的袜子和衣物烤一烤。”为了维持良好的工作状态，郭川经常喝热水和热

汤驱寒，以保持身体的舒展。

2013年1月18日，“青岛号”帆船终于抵达合恩角，郭川成为了第一个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过合恩角的中国

人。合恩角有着“海上坟场”之称，隔德雷克海峡与南极相望，属于次南极疆域，堪称世界上海况最恶劣的航

道，历史上，曾有500多艘船只在合恩角沉没，两万余人葬身海底。

按照航海界过合恩角的传统和惯例，郭川点上雪茄、开了朗姆酒庆祝，一路艰辛过后，这位坚强的水手

在面对远处影影绰绰的合恩角时，不禁潸然。随后，他用纸板写下了两行字，“走得到的地方是远方，回得去

的地方是家乡”，对着镜头后面的亲人摆出了一个胜利者的pose。“虽然一路很艰辛，但真的当你抵达像合

恩角这样的重要地理节点时，之前所有的压抑、痛苦和辛劳都烟消云散了，留给你的只是无限的快乐和满

足。”

家是归途
1月5日，离合恩角尚有距离，就在“青岛号”一路向东快速挺进之际，郭川迎来了自己的48岁的

生日，这一天也恰巧是他启航离开青岛的第48天。通过网络视频，郭川和家人隔空过了一次海上生

日，也看到了家人为生日精心准备的巧克力蛋糕。

蛋糕的造型是郭川一家四口坐在蔚蓝的地球上，身后是“青岛号”大帆船模型，旁边的两行小

字写着：人隔千里，心在一处，48岁，48天，48个祝福伴着48个思念。

就在国内欢度除夕之时，郭川驾驶“青岛号”穿过了零度经线，正式开始了在东经度地区的

航行，与北京时间的差别缩小到八小时。为在大洋中央增添些节日气氛，郭川挂上了早已备好

的红色纸灯笼，穿上枣红色的唐装，给亲朋好友电话拜年，操作台正中央的电脑屏幕上则是

刚满岁的小儿子郭伦布的照片。

离开家时，他的大儿子刚刚上小学三年级，小儿子郭伦布只有十个月大。郭川让妻子

每周都用电子邮件发来照片，打印出来后贴在舱壁上。归程时，儿子的相片已贴满了船

舱。他说：“是他们给了我坚持到终点的希望和信心。”

家，是他最深的牵挂，也是他最温暖的动力。

4月5日清晨7时59分6秒，“青岛号”驶抵青岛。在通过终点线后，郭川点燃冷焰

火向海上和岸上欢呼的人群致意，在船还有几米就要靠岸的时候，郭川迫不及

待地纵身跃入冰冷的海水，奋力游到了岸边。

上岸后，他跪倒在妻子肖莉面前，这个男人终于忍不住热泪盈眶。他

和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活着回来了。”然后，匍匐着走向妻子和

两个儿子，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一个拥抱，胜似千言万语。

偶遇巴布亚新几内亚渔民

雨中洗澡

冲到甲板上的南极磷虾

激流勇进

郭川驾帆前行，控制方向

“抵达合恩角，郭川用纸板写下了两行字，“走
得到的地方是远方，回得去的地方是家乡”

航行中郭川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神奇际遇，比如经常有海豚随行


